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欲窒的心槽故事

-�D序黄明 海 价爱过嘟

。 郭小东

黄明海花了 两年多 的时间 ， 写下 了这部十几万字的小说 。 小说

的情节并不复杂 ， 叙述也平 白 如溪 ，

一如最 日 常 的生活 ， 穿行干琐

屑 的人生细节 ， 直把生命最质朴 ， 最原生的欲望 ，

一点一点 的流

动 、 宣泄 ， 小心翼翼 ， 但并不惊惶 ， 却有着一些入所共有的克制 。

欲望是
一

回事 ； 现实又是另
一

口事 ， 这本就构成人性的悸论 ； 共生

干
一种无意识的道德记忆的冲突之 中 。

这部小说的人物 ， 在爱情这个魔鬼的怀袍中 ， 虽然说不上放肆

的哀嚎 ， 但也已然走得战战兢兢 ， 这就使平 曲 如溪的叙述 ， 有 了
一

些忌讳的冲突 ，

一些放纵的小 I 卜 ，

一些左顾右盼的 紧张 ，

一些常态

下 的 出 线 。 生活 由 此也就构成 了 小说 ； 拘谨 内敛的 男性和想往多

多 、 间 时也忧虑多 多 的女性们 ， 也就走 出 生活进入小说的世界 ， 有

了表演的舞台 ， 人生的剧 口 也就有 了 另
一个名字 ， 那就是突围 ， 在

生存与道德法制共守 中 的突围 。

小说第一章似梦非梦的描状 ， 有些荒诞有些真实 ， 有些歇斯底

至 ， 有些匪夷所思的渲泄 ， 既是小说初衷的铺垫 ， 更是小说人物情

绪的一种无意识突围 。 初看这种描述似平与整部小说的风格不太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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谐 ， 和小说故事的每
一个局部也似无太直接的惰节联系 ， 但如果将

之 与结尾直接串通起来 ， 与弥漫整部小说的情绪紧张勾联起来 ， 它

所蕴蓄的其实是小说主题主调的一个奠基 ， 也可说是一

种对即将发

生 的生活故事的某种预感 ，

一种情绪的总体渲染 。 它似平在提示读

者 ， 在常规下生存发酵着的人性 ， 其实是处处活在突围和 冒 险的欲

望状态 中 的 。

人不能没有欲望 ， 没有欲望或说不敢欲望 的人生是不可想象

的 ， 但欲望～

旦膨胀到足以涨裂 自 我间 时漫谤社会生活时 ， 它 又是

不可收拾间 时致命的 。 这种逻辑明 白 无误 ， 它常 常不是作为一种确

切 的事实流动在生活 的 日 常状态 中 ， 而是常 常成为 一

种惊粟的惰

结 ，

一种恐惧的预感和提示 ， 缠绕郁结在人的情绪和意识中 ， 成为

挥文不去的传统意识或说是人性压追 。 这种压迫令人犹如站在悬崖

L ，

一

阵轻风也许就会使你坠入深渊 ， 坠入万劫不复之 中 。 黄明海

的小说企图实现的 ， 正是这种人生的情态 。

在并不舒展的人生和爱情至 ， 期待看一

种完全舒展身心的人生

和爱情 ，

一种让这种欲望得以充分舒展的生活 ， 为 此 ， 主人公们期

待得很苦很累也很战粟 。 这其实也是对麻木没有波澜 的生活的一种

反抗 ， 这种反抗有着太多 宁 国人文传统的 习惯 ， 很漫长 。 期待成为

传统 ； 成为 生活的规则 ， 樊篱看一个又
一个的欲望 ， 虽然主人公最

终还是突 出 了 这个樊篱 ，

‘

窗外的红棉花都开 了
’

。

“

生命歪的又

一

个春天开始 了
”

。 期待有 了 结果 ， 侄这个结果 当 真是一个幸福的

开端吗Q 或者说仍然仅仅是又
一个漫长的期待的开始 。

一次欲望或

说情欲的突围 ， 并未改变什么 ’ 如果说这不是作着的预设 ， 也是
一

种生活逻辑的必然无现 。

黄 明诲是我 20 年前的学生 。 20 年间 ， 他从诲南 岛 走 出 ， 长大

成人融入广州 的大付界 ， 他有着 山 地人健美 的体魄 ， 颇有雕塑感的

五官 ， 略匠羞涩的神情至带着一种勇猛的含蓄 。 他读政治做管理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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政刮又热爱着文学 ， 处女作就是长篇小说 ， 居然还写得有声有色有

许多 的 叩 问 。 虽然谈不上圆练 ， 有些生涩 ， 有些 力 不从心 ， 无法从

容不迫 ， 有的地方 ， 人物情绪的流转似还生硬 ， 叙述也 尚 欠策略 ；

显得直 白 单
一

， 但是 ， 这不是一部操正规步伐的 小说 ， 有些错乱 ，

有些跟跄 ， 反而令人觉得真实 。 这就是他神情羞涩里含蓄看 的勇猛

所在 。

黄u诲在美术学院工作 ， 周 围 有着浓郁艺术氛围 、 人文空气 。

书 中 的插图 虽然抽象变形夸张和乖戾 ， 但它所透视的视野 ， 正是小

说期待延伸的生命图景 ，

一种未及说出 的期待和想象 。 自 然也寄寓

作看未及说出 ， 来不及表达 ， 依然处干躁动和 自 守的冲突 中 的一种

文学期许 ， 它使略匠单一的叙述走向 多种解读的可能 。

在木子美和芙蓉姐姐乖张俗腻的 时代 ， 来一点生涩如野菜的清

苦 ， 或许干生命更有益处 。

2005 年 7 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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是你 的 生命交还与 你 。巴 ！

这些人怎 么 那 么 陌生啊 ！ 一个个赤身裸体 。 随

我逃跑的人呢 ？ 他们 的模样 虽 然 与 我们相去不远

但确 实是一群另 类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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炽热的火球喷着火焰 ， 向 混饨的大诲沉落 。 大海受到猛烈的撞

击 ， 狂风四起 ， 浪涛滚滚 。 随着火球的不断下汛 ， 诲浪借着风咸 ，

向 诲岸直压过来 ， 眼看就要淹没 了 村庄 、 森林 ， 淹没这至的一切 。

人们惊慌失措 ， 争先恐后地朝村子不远的高山 奔去 。 大人们的责喝

声 ， 小孩子的哭闹 声混交在
一起 ， 眼前一片混乱 。 有人大喊

“

天

快塌下来 了 l
”

与生俱来的恐惧感涌上我的脑门 ， 我失魂落魄地挤

在慌乱的人群 中 ， 开始还能迈开双腿 ， 随后只能迈开
一条腿 ， 再随

后却怎么也走不动 了 。 我拼命地爬呀 ， 喊呀 ， 可是没有人停下脚

步 ， 连口头望一眼都没有 。 我又试图 用 哭泣声来唤起间情 ， 然而还

是设人理睬我 。 海水不停地往L涨 。 求生的本能阻止我停歇 ， 我咬

紧牙关与诲水抗争 ， 海水涨一寸我爬高
一

尺 ， 海水涨一

尺我爬高一

丈 。 终干 ， 我爬到 了 山顶 。

然而 ， 山L一个人影也没有 。

‘

就仅剩下我一

个人 了 Q
’

我疑

惑 ． 惊讶 ． 恐慌 、 畏惧 。 我又大声地喊 叫 起来 ，

一遍一遍又
一遍 ，

声嘶力竭 。 然而天不应 ， 地不理 。 工 当我饥渴难耐 ， 困 三无望的时

候 ， 我身旁的一块大石头突然陷落下去 ， 出 现了
一个洞 口 。 我爬到

洞 口 边 ， 棵头望下去 ， 阴森森的 ， 黑不透底 。

“

或许人们就在洞底

下面 。

’

我思忖道 ，

“

这恐怕是通往生存的唯一 出路了 。

”

我像落水

者手中 突然抓到一根芦苇似的 ， 脸上露 出一丝 的 笑容 。 然而转念一

想 ，

‘

怎么下去呢 ， 这个关 口 恐怕打不开 了 。

”

正 当我 。 卜存疑惑时 ，

洞里突然传出 一个声音
‘

狱下来吧 ， 给你生命 ”
“

不下去 ， 必

纶 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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死 ． 无疑 ； 下去 了 ， 或许真的还能生还 。

”

我在心里说 。 干是 ， 我抱

着生的希望 ， 学着千足虫将身体蜡成一

团 ， 抿嘴闭 眼 ， 向洞底翻滚

下去 。 此时此刻 ， 我犹如 自 由 落体的跳伞运动员 ， 急速地坠落 。 眨

眼工夫 ， 我的身体就被一块柔软的东西托柱了 。

“

你脱胎换骨 了 】
”

又是那个声音 ，

“

是你生命的交还与你吧 ”
’

我睁开眼定神
一

看 ，

我进入了 另外的世界 。 人们簇拥过来 。

“

是他吧7
, ,

“

不像 。

“

没错 ， 就是他 。

”

人群中传来
“

嗡嗡
”

的议论声 。 我
一骨碌地翻坐起来 ， 瞪着双

眼环视周 围 的人 。

“

咦 1 这些人怎么那么 陌生呀 7 个个赤身裸体

的 。 随我逃跑的人们呢 ？
”

我脑子里不停地转动 ， 搜索着 回忆 ， 企

图从人群中辨认我熟悉的面孔 。 但是 ， 我失望 了 。 他们的模样虽然

与我们相差不远 ， 但确实是一群另类 。

“

我闯入了 另一个世界 。

”

我的脊梁骨己凉 了半截 。

人群中挤出一个长者 。 他叨嘴敞牙 ， 似笑非笑 ， 说 ：

“

你不要

害伯 ， 我们是地层人 。

”

他像是为 了 缓解我的 紧张情绪 ， 顿了
一会

儿说 ，

“

我们和生话在地球表层的你们既一样又不
一样 。 相同 的地

方是 ， 我们也刨地 、 播种 、 收割 ， 生火做饭 ， 生儿育女 ； 所不同 的

是 ， 你看�D-

”

他侧身 向我 ， 摆了摆手 ， 示意人群散开让我看 ， 然

后接着说 ：

“

我们不穿衣戴帽 ， 因 为这里 四 季温暖 ； 我们没有战

争 ， 因为我们没有敌我之分 ； 我们没有失恋 ， 因为这里只有爱而没有

爱情。 最特别的是 ? ? ， ⋯

”

长者又顿了一

下 ， 像是卖关子 ， 又像是给我

腾出点吸收消化的时间 。 也许是看到我疑惑的眼神 ， 长者持着下 巴那

撮略卷曲 的 白须 ， 用带有得意的 口 吻接了 刚才的话
“

我们只吞吃饭

菜的气味 ， 不吃饭菜本身。 口为我们地层人都没有长肛门 。

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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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

天哪 ．
”

我慌忙爬坐起来 ， 咕嗜着说 。

长者得意地老眼珠子
一

转 ， 还没等我回过神来 ， 几个硕壮的男

子吓啦一

下 向我扑来 。 眨眼工夫 ， 我巳被五花大绑起来 。 此时的我 ，

就好像落入蜘蛛魔网 的 昆虫 ， 六神无主 ， 束手无策 。

“

求求你们不要杀我 ， 我的幸福生活才 刚 刚开始 ， 我还没有成

亲 ， 还要⋯ ?

”

我话还没说完 ，

一块棉花已堵住了我的嘴 巴 。

‘ ’

这

帮野人 ， 口 是 I卜k ， 什么没有战争 ， 没有敌我之分 ， 全是骗人的鬼

话 。

”

我心 中 的怒火如潮水般漫布全身 ， 我企图挣脱绳索 ， 然而任

凭我怎样使劲 ， 那身上的力 总聚不到一块 ， 最终只是蹦 了几下便疲

乏不堪 ， 动弹不得了 。

长者看到我不再朴腾了 ， 走 了过来 ， 伸手抽 出 我嘴里的棉花 ，

然后站在一

旁 ， 眯着眼睛看我 ， 那表情像是在审视一个正在耍赖的

小孩 。 不
一

会 ， 长者声调平和地说
“

我们非常钦佩你们地表的人 。 我们不仅不杀害你 ， 相反会把

你供养起来 。 我们主要想从你身上 了 解地表人的全部历史 。 比如通

过对你的脑细胞的研究 ， 探求地表人发生战争的动机 ， 又 比如通过

对你的基因 的研究 ， 寻找地表人谈情说爱的诱因 。 希望你能协助和

配合 。

”

“

既是这样 ， 你们为什么要捆绑我 Q
’

我仍然看不 出他们 的友

善 ， 反洁道 。

‘

哦们确实不想伤害你 ， 这一点请你柏信 。

’

长者啊丹他那布满

年轮的嘴 巴 ， 似笑非笑地说 ，

' ’

不过 ， 你既然己经是我们 宁 问 的～

员 ， 只能委屈你了 。 我们必须脱光你的衣服 ， 间时用树脂封死你的肛

门 。

’

话音刚落 ， 长者努 了努嘴 ，那几个男子就橹胳膊干上 了 ， 扒衣服

的扒衣服 ， 封肛门的封肛门 。 我疯狂地挣扎看 ， 拼命地叫喊着 ⋯

“

醒醒 ， 你醒醒 。

”

好像谁在拍我 ， 摇我 。 膝肽中 我的潜意识告

诉我 ， 像是她 。 她是谁呢Q
“

你醒醒吧 ． 你己经睡 了
一整天啦 ， 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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定又发噩梦 了 ” 又是她的声音 。 胡说 ， 我做梦 了 吗 Q 在潜意识的

引 导下 ， 我终干睁开了 眼睛 。 她 ， 看清楚 了 ， 是我的朋友林憬霎 。

‘

是你 ， 你怎么来咖
’

我既过意不去 ， 又有些难为情 。

“

你家又不是雷 区 ， 怎 么就不能来呢 7
”

林憬霎呻我嫣然一笑 ，

‘

你看看 ， 满身大汗的 ， 衣服都湿透 了 。

’

她撩起我身上略带泛黄的

囱 色纯棉衬衫 ， 边用 毛 中 擦拭身L的1水边温惰地责怪道 ，

‘

大热

天的 ， 又在发烧 ， 睡觉也不懂得脱衣服 。

’

林憬霎这么一闹腾 ， 这时 ， 我的意识巳完全清醒 了 。 我微笑着

伸 出 手去 ； 示意林憬霎给我毛 巾 。

‘

等
一

会儿 。

’

林憬霎说着 ， 急

忙弯下腰 ， 将毛 巾 放进床底下的脸盆买 ， 迅速地用 双手甩 了l下 ，

拧干 ， 又迅速地递 了 过来 ， 整个过程 ， 快捷而姻熟 ，

一

气呵成 。

‘

谢谢 l
’

我接过毛 巾 。 是温热的 。 我将毛 巾 摊开 ， 叠成对齐的两

招 ， 双手托着捂在脸L 。 过 了
一

会几 ， 我才 用手指按看毛 巾 擦拭 了

眼睛 ， 并上下左右地抹了 抹脸 。 林憬霎站在床下守候 ， 像
一位慈祥

的母亲 。

‘

谢谢 ” 我递给她毛 巾 ， 试图坐起来 ， 用胳膊肘撑着床 ，

稍欠起上身 ， 却觉得头很重 ， 就又躺下去 。

‘

你还是躺着ul
’

林憬霎说着俯下身来 ， 将我搀扶起来 ， 靠在

她随手垒起的两个枕头上 。 她侧身挨着我坐在床头 ， 双脚撂在地L 。

‘

校医 刚才来过 ， 打 了
一

针小偌霉素 。 体温降至 37 .6飞 。 医生

说无大碍 了 ， 静养
一

两天就可以康复 。

’

林憬霎在安慰我 ， 也在安

慰 自 己 。

‘

喝水吗 予
’

林憬霎看到我在发愣 ， 关切地间 。

“

来一点吧 卜
’

提起水 ， 我才觉得 口 干舌燥 。

林憬霎转过身来 ， 伸手从床头柜抓过一

瓶矿泉水�D�D这水是林

憬霎 刚才带过来的 ， 有三支 ， 还有一袋苹果 ， 都放在床头柜上 。 林

憬霎拧开瓶盖 ， 自 己拿看盖子 ， 将瓶子递 了 过来 。 我接过水 ， 扬起

头 ， 将水咕嗜咕嗜地往肚至灌 。 我喝得太急了 ， 被水呛得咳了 几声 。

006



“

慢点喝嘛 l 你看给呛的 卜
’

林憬霎教育孩童似的责怪道 。

我不理她 ， 直把那瓶水喝完了才停了 下来 。 我偷空瞧了她一

眼 。

看她那认真劲 J [ ； 竟禁不柱扑味地笑 了 一

声 。 林憬霎也许并不u 了

我发笑的原因 ， 不过见我偷看她又笑 了 ， 她有点不好意思 ， 低下头 ，

咬看下嘴唇 ， 视线投向地面上的脸盆里 。

唉 ’ 女人毕竟是女人 。 总爱把 自 己 心爱的男 人 当 小孩子看待 。

女人的这种木能是我婚后才开始领教的 。 对女人的畴u ， 我从开始

的新鲜感到后来的厌烦 ， 再从厌烦到 习 以为 常 ， 我经历 了 好几个年

头 。 比如饭前偶尔忘 丁 洗手 ， 空腹喝 了 牛奶 ； 饭后没歇足半个钟头

就锻炼 ， 等等诸如此类的毛病 ；

一

旦被我夫人发觉 ； 立刻引 起她不

厌其烦的叮嘱和没完没 了 的 衫 l 导 。 开始还倒觉得新鲜 ， 时间久 了 ，

便生起厌来 。 不过我一

般都忍着 。 经验告诉我 ， 她说她的 ， 你做你

的 ， 只要不顶撞她 ， 便能相安无氧
“

女人哪 ”
’

每当 夜深人静 ； 我夫人巳入睡的 时候 ， 我望着她因

操劳而烙下的愁容 ， 我心中 总有如此的感叹 。 以往对她的不满 ， 甚

至那要跟她分手的念头也随之抛向 云霄 。 然而事实是明摆着的 。 无

论我对她多 么好 ， 都无法改变我对她没有爱情的事实 。 我对她只有

怜悯和责任 。 关干这一点 ， 她也是心知肚明 的 。 正 因 为 如此 ， 我心

至总是充满着矛盾 、 困 惑和 自 责 。 为 了 平衡 自 己 的心态 ， 我时常不

得不扮演两种角色�D�D现实 的我和梦幻 中 的我 。 在现实 中 ， 我像乌

龟一

般缩头缩脚 ， 小 IL＼翼翼地履行文夫 的责任和义务 ， 强化亲情 。

在梦幻 中 ， 我像脱 了 缓绳的野 马 ， 虽说还不知道下
一步该往哪至

走 ， 但手脚是 自 由 的 ， 心是
“

野
’

的 。

我对女人的刘 l 际早巳有 了 免疫力 ， 林憬霎 的这几旬话比起我妻

子那辛辣的话来像是催眠曲 ， 小 J ［科 ， 何况林憬霎现在的话语 ， 对

我来说就像小童的呷呀学语 ， 怎么说怎么对 。

我把空瓶子递给林憬霎 ， 欠起身拿 了放在床头横板上的毛 巾 ，

纳 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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拭嘴 ， 抹手 ， 也递回给林憬霎 。 林憬霎把接过的毛 巾 放口脸盆里 ，

把空瓶子随手扔进床沿地角上的垃圾篓里 。 她伸过手来摸了摸我的

头 ，

“

不怎么热了
”

她边说边站起来 ，

“

快两点钟 了 ， 我下午还

乍 外事活动 ， 要赶着去东方宾馆接外宾 ， 药都在床头柜上 ， 维 C 银

翘片 、 清热消炎宁 ． 复方公英片 ． 交沙霉素 。

”

她顿 了 一

下 ， 寻思

片刻说
“

就屹这四样吧 ’ 按说明 书上的要求吃 。 头袍拉定片这味

药太伤 胃 ， 不适台你 ， 别吃它 哦 I
”

说完 ， 林憬霎环视 了
一

下我的

房间 ， 双手拢住头 ， 从额头向后脑勺梳理了 两次头发 ， 然后挎起棕

色牛皮小挎包 ， 向我飞 了个媚眼 ， 拧转身走 了 。

林憬霎走了 。 k班去 了 。

现在 ， 偌大的屋子男就只剩下我
一个人 。 我突然觉得空虚 、 寂

寞 。 是因 为病 ， 还是因 为憬霎 的离去呢Q 我 自 己 巳经搞不清 了 。 但

是 自 从我和刘晓岚结婚以来 ， 我时常会突然产生这种感觉 。 她在家

时 ， 我觉得她很厌烦 ， 但她不在时 ， 我却又觉得百无聊赖 。 这种现

象周而复始 ， 而每一次都比上 口强烈 ； 持续时间长 。 奇怪的是 ， 刘

晓岚到外地进修 ， 儿子东东到班主任家寄宿 ， 至今巳经
一个多 月

了 ， 这一

段时间 ， 我不仅不觉得寂寞 ， 反而觉得很 自 曲 ， 很惬意 。

还有什么 比 自 由更重要 ， 更令人开心的呢 Q 我每天六点半钟起床 ，

洗漱 ， 吃早餐 ， 看新闻 ； 七点五十分上班 下午六点钟开始做饭 ．

屹饭 、 锻炼 ； 晚上九点钟起看书学 习 ， 十二点钟左右睡觉 。 除 了 特

殊情况外 ， 天天如此 ， 好不 自 在 。

现在 ， 这种感觉莫名其妙地转移到林憬霎的身上 。

“

这空虚和寂

寞是暂时的呢 ， 还是从今以后它将伴随我一生呢Q
’

想到这至 ， 我的脊

粱骨像被针刺 了似的战栗 了 几下 ， IL＼ 中 的 惆怅也使脑袋有点晕眩 。

我下意识地用手按了按人中和太阳穴 ； 迫使 自 巳 的情绪稳定下来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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请把我的歌带回你的 家 ，

请把你的微笑留 下 。

我打开信封 ， 映入眼帘的是一片 红叶 ， 有一个

故事就叫 恤叶题渤 。

我把两 片 红叶叠在一起 。 世上竞有两 片 完全相

同 的红叶 ！





我的 。 卜青终干平复 了 。 干是 ， 我想起 了林憬霎

记得我是上个尸 在学校美术馆见到她的 。 当 时她调 口 广州 工作

才几天 ， 她是领着外宾来观摩作品 的 。 八年前 ， 林憬霎参加完农村

社会主义思想教育工作队 口来不久 ， 不知道为什么她调走 了 ， 临走

的那几天 ， 她总躲着我 ， 我在 电话至追问过她几次 ， 可她执意不

说 。 后来听说她被借调到驻某国领事馆任三等秘书 。 再后来又有传

闻 她己 结婚 ， 新郎不洋 。 从那时候起我就再也不知道林憬霎 的行

踪 。 前不久 的邂逅 ， 得知她依然独身 ； 着实让我惊讶不巳 。 她成

熟 、 风韵 、 高雅的气质像
一

块磁铁 ， 强烈地吸引 着我 。 然而 ， 我的 第 、）

第六感官告诉我 ， 她身上放射 出 一种高不可攀 、 不客 日 犯的信息 。

但是 ， 她的热情和主动 ， 很快使我和她相好如初 。 我家房 问钥匙是

我给她的�D�D上星 期我 因公 出 差 ， 请她替我打理花草 。 可是今天 ，

林憬霎是怎么知道我生病 ， 又是什么 时候来的 呢 Q 她帮我擦汗 ， 还

挟搂过我 。 胰 1 她说医生给我打过针 ， 是谁帮我脱的裤子Q 肯定是

林憬霎 。

想到这里 ， 我感到 羞愧与 内 疚 。 我 闭 上眼睛 ， 双手交叉着置干

丹田 ， 想养
一

养精神 。 但还不到～刻钟 ， 自 己就把握不住 了 ， 思绪

总是游离干那些几乎淡忘 丁 的
“

角 落
’

。 当 我想到林憬霎 的那封信

时 ， 我脑子顿时感到恍馏 ， jL＼喻喻宣跳 。 我知道那封信巳转抄在 日

记本至 ， 而那本 日 记本就放在书房的 书柜歪 。 我按捺不住 自 己 。 我

翻身下 了 床 ， 赤脚走出 卧室 ， 芽过客厅 ， 推开书房的推拉门 ， 走 了

011

此为试读,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

